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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回來時記得帶一兩包麥芽酥餅給我。」杰在機場送別琳時說。

杰是一位是在社運前就移了民的富家子弟，而琳是一位在英留學的學生。他們相識在異鄉，是英國會
考和高考的戰友。杰為人好動，貪玩，他在人前就是一個死屁孩，無謂的打賭，無聊的玩笑，都是他
的日常。相反，琳為人成熟，文靜，她是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同學心目中的女神，閱讀和溫習就是她
每天的活動。

他們兩個初相識時經常看不起對方，琳認為杰只是一位終日無所事事，只懂得吃學玩樂的二世祖，而
杰則認為琳很虛偽，是老師的走狗，完全不值女神這稱號。但命運就是那麼的奇妙，琳居住的地方是
杰的隔壁，這令到人生路不熟的琳經常求助杰，而杰的母親也很熱情地拿從香港帶來的麥芽酥餅招待
琳。

「為什麼你那麼鍾情於麥芽酥餅？」琳向杰問道。

「你這些隔數個月便會回港的人並不會明白的，麥芽酥餅是我對香港的懷念。」杰激動地說着。

杰雖對琳有不滿，但他也佩服她年紀輕輕便孤身一人離鄉背井到外國留學，而琳雖看不起杰經常活在
自己世界，吊兒郎當，但她其實很羡慕他的無憂無慮。就是這樣，一個佩服，一個羡慕，他倆的友誼
便開始萌芽了。他倆經常互相揶揄，琳笑杰連最簡單的數學也掌握不到，杰笑琳的世界缺點刺激，時
間久了他們成為了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形影不離也已是日常，咖啡廳消磨時間，圖書
館裏溫習，飯堂裏吃着麥芽酥餅，他們倆都是無時無刻在一起。

琳的家庭相比杰較為簡單，樸素，是很標準的傳統中產家庭，但偏偏就是這樣的家庭令琳覺得壓力沉
重，家人和親戚的期望，與同輩的比較，這些猶如一個無形的監獄，而她手腕上的一條條疤痕成了她
短暫逃獄的萬能鑰匙，她的秘密。

杰的家庭看起來很美好，家境富裕，老早便移了民，在香港的單位還未賣，有個從不強迫他讀書的母
親，有個回流了返港的姊姊，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直也有些事他從不提起，所以他看起來很活躍，貪
玩，隨波逐流，內心卻十分孤僻。

時間久了，杰漸漸對琳沒了戒心，開始向她展現真實的自己，那位文靜，寡言的杰，與人前完全相反
的杰，他是一位不懂得怎去表達自己的人，直接說出自己真實想法對他而言是人生的一大挑戰。而相
反琳越來越怕杰發現最真實的她，她害怕杰知道她的秘密，更害怕杰離開她，因為不知在何時開始，
她喜歡上他。

「你說話能直接點嗎？堂堂大男人能否不要這麼婆媽？」琳向杰抱怨着。

「我我努力嘗試吧！」杰回琳道。

因為琳的一番話，漸漸杰開始重視自己腦海裏的聲音，自己的意願和想法對他而言才是最重要的，他
開始不再委屈求全，只要是不合他心意和想法的事，他一律也不會去做，除非是琳的意願。對的，他
也喜歡上琳，不單止是喜歡，說愛上她，也不為過。

在杰的十八歲生日，他沒有像過往一樣去辦一個盛大的派對，他只邀請了琳到他家出席。杰，杰的母



親，琳，他們三人簡簡單單地吃過蛋糕，拍過照，便慶祝完了。杰在冰箱中拿出了一罐啤酒和一罐果
汁酒，就這樣他和琳便坐在地板上交談着。琳是一位很容易醉的人，而每次琳喝多了，杰也會照顧着
她。這次杰在如常安放了琳在客房，杰離開時，琳緊握着他，杰看見了她手腕上的疤痕，他驚呆了。



二

他知道這些疤痕是如何產生，但他不知道背後的原因，他望向熟睡的琳，內心心如刀割，他心痛，他
心痛一位十七歲的人竟走去傷害自己，更心痛的是因為他愛她。他牽着她的手，坐在床隔壁的地板上
，睡着了。醒過來的琳看見杰正在牽着她的手連忙抽走，而杰也被她弄醒。杰和琳對視着，琳的眼視
中充滿着驚恐，而杰的眼神中充滿着溫柔，未等杰開口查詢，琳便快步走出房間，這次換杰緊握着她
。

「你手腕上的疤痕？」杰問。

「你不要問，你當見不到罷了，打擾了。」琳回。

說罷，琳便擺脫了杰的手，離開了房間。杰連忙追出去。他再次捉緊琳的手，把她擁入懷裡，琳也放
下離開的念頭，與杰相擁着。她哭了，來英三年，她首次哭了，她把內心的一切壓力全也哭了出來，
這刻的她在杰的懷裏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杰，請不要離開我。」琳低聲說道。

她的聲線在顫抖着，她很害怕，她在杰的懷裏啜泣着，她緊緊地抱實杰，彷彿那怕鬆開他一毫秒，他
也會永遠地離開。

「我不會離開你的，這輩子也不會。」杰安慰她道。

杰在廚房拿了包麥芽酥餅和兩罐汽水，電視上播着一套又一套的港產笑片，就這樣他倆在沙發上手牽
着手，坐在一起依偎着。上一秒還在哭泣的琳，在這刻被鄭中基的玩笑逗笑了，杰望着重拾笑容的琳
，他微笑了。現在對他而言沒甚麼比琳的快樂更為重要，他願意犧牲所有去換來琳的快樂，即使是最
後一包麥芽酥餅他也願意。

「小姐，你把我最後一包麥芽酥餅也吃了，心情有好轉嗎？」杰打趣地向琳問。

「一包麥芽酥餅還遠遠不足，我還想吃雪糕。」琳笑着回應。

「那是我的私藏，你想得美。」杰輕拍她後腦勺說。

這天的下午是平靜，愉快的，琳終於向杰開敞開心扉，而杰也承諾琳他不會離他而去。琳走後，杰獨
自坐在房間數小時，他不知道他應否向琳說出自己的內心，自己的過去，尤其是在琳向他展現了自己
軟弱的一面後。

五年前，當杰還未移民時，杰是住在貝沙灣，在西島中學上學的富家子弟。旁人對他的生活羡慕，但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從小父母便離異，在學校被嘲笑，與那位親戚朋友有仇口，這一切都令杰越來越
自我封閉。每個週末到外祖父家吃飯和作客成了他喘口氣的時候和地方，而他的外祖父每次也會拿麥
芽酥餅與杰一起一邊吃一邊看電視。

人要見過光才會意識自己身處黑暗之中。在杰的外祖父離開後，杰變了個人，他不再說話，他把自己
封鎖起來。那天起，再也沒有人認識真正的杰。數個月後，杰的母親決定為遠離這傷心地而移了民。
突如其來的改變令杰迷失了，他把真正的自己弄丟了，直到琳的出現。



琳的出現點亮了杰的世界，同時杰的出現也點亮了琳的世界。他們互相也不知道，其實自己正漸漸修
補對方那支離破碎的內心。但杰的內心世界比琳更複雜更破碎，只是成長的環境不允許他展露一絲軟
弱，所以他只能故作堅強，把一切壓力和情緒壓抑着。



三

琳戒手的行為其實持續了四年多，她知道傷害自己去釋放壓力不是一個長遠的方法，但她並沒有理會
，沒有人知道這事，她也沒有與任何人提及過。每次與家人及親戚聚餐都會令她感到呼吸困難，「琳
，你打算考入甚麼大學？」「琳，你會接手爸爸的生意嗎？」「琳，你還有數年就文憑試，要加油，
不要辜負你的父母。」一句又一句說話把琳壓得喘不過氣，就算是平日一家人吃晚飯，琳的父母也是
三句不離學業。琳的身上彷彿除了學業就沒有任何值得提及的內容，直到杰的出現。

琳活在一個長期沒有光的世界，對比起失去光源的杰，琳連光也未見過。杰的到來令她的世界亮了，
這是她首次接觸到光。

「你能陪我多一點嗎？」琳向杰問。

杰的時間表很滿，某程度上也是因為琳。當年會考前，杰還是一個每天得過且過的人，但有次派對，
琳在喝醉後透露自己想在高考後遊歷英國不同的地方，杰聽到後一直默默記在心上，那天起他像打了
雞血一樣，發奮圖強讀書。一踏入十六歲，他便開始工作，旁人眼中的杰是一位大忙人，排球，上學
，工作，他每日的行程彷彿只這三樣東西。

「忘了告訴你，我辭職了，你想何時約我即管問吧。」杰回道。

杰對外一直都說是為專心應付高考而辭職，但其實他想抽些時間陪琳和自己的母親，杰雖然與琳不是
同一世界的人，但杰也想盡最大努力去理解琳的世界，他不想失去琳，他不想失去那一點光。

自辭職後，杰每天都陪琳度過。杰的數學理解和應用能力比琳強，而琳對生物和化學的理解速度較杰
快，他們互相教對方，互相支持。有時候杰會悄悄買琳最喜愛的雪糕放在家中，然後在溫習時突然給
琳一個驚喜，在這個下午四時便天黑，氣溫只有負的冬天，窩在家裡開着暖氣，吃着雪糕，看着電影
。他們之間就好像一對情侶，但他們都沒有踏出勇氣的一步，說出那句能確認一切的句子，因為他們
害怕失去對方。

「你打算讀那一間大學？」杰向琳問道。

其實杰一早便知道他和琳終究是不會在一起的，琳的家人在港，也未有移民的打算，而且即使移民，
他們的首選也會是加拿大。即使杰知道他不能與琳一輩子也呆在一起，但杰也希望能在現實把他們分
離之前陪琳每一分每一秒。

「中文大學吧，畢竟我收到他們的錄取通知了。」琳回。

杰深知在高考後，將會是與琳的告別，他不敢去想像去面對琳的離開，畢竟是琳照亮了他的世界，同
樣地，在杰的陪伴下，琳也不再戒手了，她的世界開始有光了，但當她開始注意杰時，她才意識到杰
的世界比自己更破碎，更複雜去明白，她認為自己的那點光是不可能照量杰的整個世界，她自卑了，
她覺得自己不配杰的好，她覺得自己對杰一無是處，她想離開杰，由這刻起，這點光便一輩子停留了
在這亮度。

杰知道自己不會像自己的姊姊一樣回流返港，他注定往後一輩子都會留在英國生活，即使他很想與琳
一起生活，但可惜事與願違，現實有太多的東西要顧及。他想挽留她，可惜他深知自己沒有這能力和
資格。



「那麼倫敦的大學呢？」杰希望琳能留下而問。

「可能吧，但我真的很想回港。」琳淡淡地回，沒有察覺到杰有多希望她不會離開。

那年六月，陽光普照，高考季節，壓力山大，杰伴着琳。高考過後，普天同慶，最後一次，沙灘之旅
，勇氣一步。

「琳，你能不離開嗎？」杰把自己的心聲說了出來。

琳也希望能留在杰的身邊，可是她卻認為離開杰是對大家的一種解放，不用再去擔心對方，學習成長
，學習獨立。琳很愛杰，甚至希望能和杰白頭到老，可是他們始終是兩個世界的人，友達以上戀人未
滿的關係是最適合自己，因為她融入不了杰的世界，但她卻不知道杰的世界就是她。

「對不起，杰，我不能一輩子呆在你身邊，我還有自己的家人和未來要顧及。我知我們都承諾過不會
離棄對方，但對不起，我未能遵守。」琳面無表情地回。

這刻彷彿有數十把利刃刺中杰的心，杰默默地離開了，琳痛心，但卻沒有挽留，她認為他倆的故事這
樣劃上句號是最好的。



終

在琳離開英國的這天，杰駕着車到琳門前接她，他希望琳會回心轉意，即使最終琳不願回來，他至少
都能好好地向她告別。路上，他們聊着這幾年的點點滴滴，有講有笑。杰一直默默計劃的倫敦之旅，
到最後都沒有實很。杰心裡問自己：可惜嗎？可惜，但沒有遺憾又怎配叫做青春。

杰和琳在機場裏相擁着，杰緊緊地抱着琳，因為他知道這將會是他們最後一次相擁，他不捨得放手。
這一抱感覺像一輩子，也感覺像一毫秒，怎樣也不夠。這次換杰哭了，杰不想失去她，不敢想像沒有
她的生活。他鬆開了琳，認真地望向她。

「即使要等十年，百年，二百年，我也願意等。」他握住琳的手說。

「杰，不要這樣，我們不會有結果的，我不想你白費自己的時間和心機在我身上。」琳爭脫他的手說
。

「我願意。」杰認真地道。

琳的目中透着一絲感動，一絲不捨，一絲難受。

「你回來時記得帶一兩包麥芽酥餅給我。」杰續。

琳點過頭。杰知道要再與琳見面比登天更難，他目送着琳過海關，心裡百般難受，他失去了光。杰回
到車上痛哭着，他瘋狂拍打着方向盤，汽車的喇叭聲響徹整個停車場，旁人紛紛投向異樣的目光。他
伏在方向盤上哭了幾個小時。

離開後的琳，在候機的時候看見杰悄悄夾在她書中的信。信上寫道：

致最愛的琳：

英國的湯頓是我倆結識的地方，這裡承載着與你的點滴。回想起每一點一滴，都是幸福，甜美的。既
然你鐵下心要離我而去，那我也只好放手。

你是我生命中的光，你是我的家人。我曾經歷過不少的事，我曾迷失過，但你的出現令我慢慢重回正
軌。你改變了我，你救了我。

再不再見也沒所謂了，說過再見，告別在熟悉的小街角，相識的老地方。

若我命硬便在二百年後再一起吧，要不然就換個時代在一起吧。

別了，希望你能成功，我愛你。

愛你的杰 上

琳在機場失聲痛哭，她也不想失去杰，但她真的無辦法再陪伴杰。十二小時多的旅程，她一直回想着
與杰的每一刻，她想起多年前自己初來乍到時，是杰和他的母親幫了自己，她又想起杰在發現自己秘
密後沒有離開，反而陪伴在她身邊，伴她走出這困境。她的淚水是不捨，是內疚。她愛過他，她也放



棄了他選擇離開。

當高考成績出來的時候，琳以全甲優的姿態入讀了中文大學藥劑學，而杰則以中規中矩的成績入讀布
里斯托大學的工程學。他們在訊息中關心和恭喜着對方，但從對話裏他們猶如最熟悉的陌生人，互相
客氣着。

在杰的心中，當初的那位琳已不復存在，那點光早已熄滅，他的世界又回復了黑暗。在琳的心中，杰
也只是一段佔據幾年的記憶，因為她認為她不會與杰再續前緣，她要放下了。隨着時間的推移，漸漸
地，他們也沒再說過話了。



後記

數個月後，杰在整理房間的東西時找到了母親多年前用的菲林單反相機。杰把相機修復了，隨後杰用
了一年時間去摸清攝影這門藝術。同時間琳對父母變得冷淡，她不再去努力滿足其他人對她的期望，
她只想為自己而奮鬥，她嘗試了很多新事物，發掘了新的興趣。

杰在摸清攝影後就換了數碼相機，然後一直把他生活的碎片用相機記錄下來，再發佈上他為自己的作
品而創立的社交平台帳號，那帳號的第一張照片就是一包在桌上的麥芽酥餅和雪糕。琳在嘗試過千千
萬萬的新事物後，她發現長跑是她最喜愛的，她報了不同的馬拉松，周遊列國，希望能跑完世界六大
馬拉松，而剩下的就只有紐約和倫敦。

在杰攝影生涯的第二年，他已經「拍」出知名度，他以兼職攝影師的身份接過一個又一個工作，他決
定休學一年，好好利用休學的時間去做不同的嘗試。他訂了一張機票前往紐約，他想去紐約很久了。
這次去紐約除了觀光，他希望能嘗試當一個運動攝影師，拍下馬拉松的跑手們。而琳也很幸運抽中這
年的紐約馬拉松資格和下年的倫敦馬拉松資格。

命運就是這樣奇妙，當你以為自己在邁向人生的下一章時，舊的人和事就會找上你。在紐約馬拉松完
結的那個夜晚，杰回到酒店，熟悉地打開電腦，整理今天的照片。當杰在小心仔細地打量着每張照片
時，有一位跑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杰再三擦過眼睛，他不敢相信照片裡的竟是那位與他備戰會考和高考的，那位與他度過無數歲月的，
那位令他深深地愛過同時深深地受傷的，那位改變了他的琳。他連忙查看琳的社交平台，可是琳已經
有一段時間沒更新，這使得他無法確認。

「我好像在今天的馬拉松看到你。」杰在手機上打着。

他再三猶豫後，還是沒有把訊息傳送出去，他不希望打破這刻屬於他倆之間的寧靜，因為他認為琳已
經是一段過去，一場夢，琳早已離去，也不會再回來。他回憶着當年的點點滴滴，想起與她的遊程，
想起那個默默記在心中的目標。

隔了數天，琳也在杰的攝影帳號上看到他拍攝紐約馬拉松的相片，琳也認為很難以置信，她望着自己
的照片，也陷入了回憶。琳一直都未有完全放下杰，她悄悄地關注着杰的動向，雖然她認為杰應該一
早忘了自己，但她也未能放下那位伴着自己捱過每一關的人，那位對自己不離不棄的人。

時間又過了數個月，琳的馬拉松大滿貫也只剩下倫敦馬拉松。這次到英國，琳決定除了跑馬拉松外，
還要花數天去重遊舊地及觀光。她收拾着行李，這次她除了帶衣服和裝備外，她還帶了包麥芽酥餅。
她沒有忘記與杰的承諾，那唯一一個她還能遵守的承諾。

馬拉松的兩天前，琳和友人在街頭上漫步着。走着走着，她們走進了一個相展，琳有意識地帶她的友
人前往，因為舉辦這展覽不是他人，而正是杰。

琳打量着牆上的照片，她驚覺相片裡的地方全也是當年自己在英國時想去的地方和與杰一起成長的地
方。她繼續走着，她察覺到有一個格格不入的角落，那牆掛滿黑白色的照片，而牆的中間掛着一張影
着麥芽酥餅和雪糕的相片，圍住那相片的正是紐約馬拉松的琳。

琳強忍着淚水，走出了相展，這時有位男人與她擦肩而過，那正是杰。他們都沒有察覺對方，杰忙着



應酬來參觀的贊助商，琳低着頭忍着淚離開，那一毫秒的擦身而過，是他們數年來最近的距離。

馬拉松當天，杰再次以攝影師的身份出席。同樣在當晚整理相片時，他再次在相片中見到琳，但這次
他的心毫無波瀾，因為他已接受了琳離去事實。

琳在馬拉松過後便孤身一人回到湯頓，她拿着麥芽酥餅在鎮上穿梭着。與杰相識的中學，與杰度過每
一天的預科書院，那間餐廳，那間咖啡廳，那個圖書館，那間戲院，那條街，那個路口，這刻琳的腦
海全也是與杰的一點一滴。她走到杰的家門前，把麥芽酥餅放在門前便轉身離開了。

過了一會，回到家的杰看見地上的麥芽酥餅，他知道琳回來湯頓了。他連忙拿起麥芽酥餅在鎮上奔跑
着，四處尋找着琳的身。不知過了多久，他跑到了火車站，剛好撞見琳要準備入閘。

「琳！」他叫喊着。

琳回過頭望向手持麥芽酥餅，上氣不接下氣的杰。

「要來我家吃麥芽酥餅和雪糕嗎？」杰舉起手中的麥芽酥餅，氣喘吁吁地問。

琳和杰對視着，笑了。


